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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
□张桂杏

昔日群鸟

留声迹
□张庆余

前几日回了一趟农村老家，
专门帮儿子家耕翻山脚下的责
任田，以备晚些时日栽插地瓜。
正在忙着时，忽然听到几声“喳
喳、喳喳”的鸟叫之声。辨得清，
那是花喜鹊的叫声。在这一片异
常宁静的地方，能听到鸟叫，觉
得挺新鲜了。

我循着鸟声放眼望去，只见
那边的一块梯田边儿上，果然站
着一只花喜鹊，时而跳跳，时而
停停，似在寻吃的，又像在寻伴。
不一会儿，它又一无所获地飞向
别处，使这里复归宁静。

按说，在这个季节，本应是
万木葱郁、鸟语花香的时节。然
而眼前的境况是，万木倒是葱郁
了，花香亦称得上——— 山坡上、
河岸边等处的许多野花开着，刺
槐花、楝子花、梧桐花的芳香，沁
人心肺。唯一缺乏的，便是鸟语
了。这使大自然的壮美中似乎有
了些许不足。想那过去，你无论
在田间劳作，还是在小道上行
走，抑或在家中休息，都会听到
各种鸟叫。

我的家乡一带，过去能叫上
名来的鸟儿，除了花喜鹊，还有
灰喜鹊、“叽叽龟”、杜鹃、黄莺、
猫头鹰、苍鹰、啄木鸟，更多的是
麻雀和燕子。叫不上名字来的，
也不少。有几个时节的“鸟景”，
那可真是繁盛。譬如麦收时节，
人们在田间割麦时，被惊动的小
飞蛾之类的昆虫，四处乱飞，直
引得食飞虫的燕子成群结队，在
人们的头顶上盘旋着捕食。早年
我曾经在一首诗歌里以这样两
句描写过田间劳动之情景：“蝉
鸣路边柳，燕旋草帽头”。足见那
时燕雀的繁多。又如秋耕时节，
常有许多地下害虫如蛴螬、蝼蛄
等被犁铧耕翻出来，喜食这些害
虫的乌鸦、喜鹊，也是成群结队，
黑压压一片，飞着、蹦着跟在犁
后，捡食害虫。秋高气爽时节，在
田间割谷、收豆、砍高粱，时常能
见到高空有苍鹰在盯视田间野
兔、田鼠。它们能凭借浮力，一动
不动地悬在高空好长时间，一旦
发现地面上有猎物，便箭一般直
冲地面，将猎物抓获。

昔日鸟多，鸟叫声自然也
多，可谓此起彼伏，有的还遥相
呼应。杜鹃的“快快布谷、麦子要
熟”，是那样的清脆；喜鹊的“喳
喳”之声，让人听了颇感舒心，似
有喜事将临；燕子的叽叽嘟嘟，
给人几分轻松快慰……如今，百
鸟们的“交响乐”“大合唱”，不知
别处如何，反正在鲁西南我的家
乡一带，是再也听不到了。鸟类
之严重减少，只能怪人类无知或
急功近利——— 不懂得保护生态
环境，滥造乱施各种农药，虽杀
灭了一些害虫，但却连喜食害虫
的鸟儿们也给毒死了。这不能不
使人感到惋惜。看来，增强爱鸟
意识，恢复鸟类繁衍，保护好生
态环境，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只孤独的花喜鹊，它巢归
何处？伴侣尚有？我对它竟有几
分牵挂和思念。

刚结婚前两年，没有孩子，我一个
人还算自由，一年能去北京探几次亲。
那时盼着相见，却偏偏不能相伴。

思念是痛苦的，夜深人静时我会
情不自禁轻唱田震那曲“每个夜晚来
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手里握
着遥控器，倚靠在沙发上，反复地转着
台，只为等他的电话打过来。思念又是
美丽的，相隔千里，听到他的声音我仿
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走进军营，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战士们都习惯叫我“嫂子”，一张张笑
脸，一声声“嫂子”，让我从此爱上了那
一片片橄榄绿，如今清晨在学校的操
场上散步，看到战士锻炼，我都有一种
莫名的亲切，我感觉他们曾经是我的
亲人，我的兄弟，只是他们已不再喊我

“嫂子”。
怀胎三个月，一个深夜我打通了

姐姐、父母的电话，他们匆匆赶来把我
送到医院保胎。我第一次流下了委屈
的泪水，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他最
后说：“我回不去，我一年只能探一次
亲，没有假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担心
得一夜无眠，我理解他没有自由。父

母、姐姐一直照顾着我，我的心里思念
的却全都是他。

怀胎五个多月，临近春节，我的身
体终于熬到可以探亲——— 漫长的十月
怀胎我也只见过他这一次。

在艰苦的新兵连，黄沙漫天，营
房的桌子上每天都布满一层沙土。粗
糙的大锅饭加重了我的妊娠反应，方
圆几十里没有超市、商店，他委托司务
长进城时买了十多斤草莓回来。

一个电炒锅陪伴我们度过了好多
年，每次去，他都会像往常一样拿出
来，我会按时做熟饭等他回来。他的几
个战友经常过来吃我做的饭，嘻嘻地
笑着叫我“嫂子”，我也早拿他们当成
了兄弟。再艰苦的条件，只要能在一
起就是幸福的，可我每次只能住二十
天就依依不舍地回家上班了。

临近预产期，当他打电话告诉我
可能赶不回来时，我委屈得一个人落
泪。奶奶嘱咐所有的人都要躲着我的
小脾气，直到听他说可以回来时，我才
喜极而泣。他那次买的是站票，站了八
个多小时才到家。

我经历了极度难产，当时姐姐哭

着握着我的手说：“你要坚强，他在外
面等你，等你们三口团聚。”也正是因
为这句话，才让我更加坚强，团聚对我
们来说太不容易了。整整一夜他都站
在产房门口等，孩子抱出后许久，他依
旧站在门口等我，再次相见如同隔世，
我们手握手，泪流满面。

月子里，他仿佛要在这一个月留
下他所有的爱，对我们母女照顾得无
微不至。相见时难别亦难，当有了孩子
离别更难。既然选择了军人，我不仅要
学会坚强，还要一个人开心生活。

孩子一百天后，父母开车把我送
到了北京。住了没几天，他临时接到紧
急任务就匆匆走了，甚至没有来得及
送我去车站。

2005年，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终于
结束了。孩子三岁入园前，父亲开车把
我和孩子送到北京。一家三口终于团
聚，我抱着孩子送出父亲很远，直到看
不到那辆黑色汽车的踪迹。

远在他乡，举目无亲，我又开始了
新的思念，只是思念的人不同罢了。

这一生啊，我竟然不能摆脱这没
完没了的思念。

阿婆的面条
□刘炜

在儿子眼里，青岛就没有什么
好吃的面条，偶尔会去简陋破旧的
阿三面馆，吃一碗大头菜炒拉面。在
家里，儿子也很少吃面条，尽管他爸
爸的时蔬炒面味道不错。有一天，我
问儿子，那你觉得哪儿的面条最好
吃，儿子想也不想脱口而出，阿婆做
的面条最好吃。

前年底，儿子在微信上转发一
篇文章，题目是《有一种幸福 叫做
我在无锡有个外婆》，儿子就是文章
开篇提到的“谨以此篇送给那些由
外婆带大的无锡孩子！”重回江南上
大学的儿子，浸润在江南的美食之
中不可自拔。每周放学后坐着火车
回到无锡阿婆家，一大碗浇着肉盖
头撒着小青葱的面条，正好在儿子
进门后上桌了，虽然马上就要吃晚
饭，但是不消一歇歇功夫，呼噜噜一
碗面条一扫而光。

清明节，听说儿子因为工作
繁忙无法回江南，老母亲心里牵
挂外孙，嘴上却不讲。听说外孙想

吃她做的面条，便开始忙起来了。
先是等一天好日头，颠儿颠儿跑
去街上轧面店里买来潮面，在竹
匾里松松地盘成一小卷一小卷以
后晒，一个太阳晒不干就要两个
太阳，直至晒干，又仔细用食品包
装袋一卷一袋包起来。面条有了，
做面汤需要用到猪板油，母亲又
到菜场肉铺订下上好的猪板油，
买回家后用铁锅耐心熬制，用密
封罐装好。面汤的猪油有了，还要
小香葱。母亲买来大把大把带根
须的香葱，齐根留下一寸长的种
在花盆里，其他的香葱绿叶剪成
葱花碎段，仿照方便面的蔬菜作
料，晒成葱花干。整整忙了半个
月，一个青葱花盆，如今已经种在
儿子小区的花园里，一箱子干面
和作料，也已经把冰箱装得满满
的。天哪，这哪是面，分明是无锡
阿婆的一片心啊！

儿子出生在江南，阿婆帮他断
了母乳，但内心对江南的依恋始终

未断。随着年岁渐长，对于江南越发
情深意长。

人，只要是漂泊过的人，内心都
充盈过乡愁。从《诗经·小雅·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
雪霏霏”，到汉代古诗十九首《行行
重行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从唐朝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到宋代李清照《菩萨
蛮》“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从席
慕蓉的“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到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
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对文人而言，乡愁是一首
诗，乡愁是一阕词；而对普通人来
说，乡愁有时候就是一种味道，是一
碗水，是一杯酒；对儿子来说，乡愁
竟就是一碗面——— 一碗阿婆亲手烧
的热腾腾香喷喷肉浇头小香葱的红
汤面啊！

那就让江南在儿子的人生中，
永远红胜火绿如蓝好梦缠绵，永远
热腾腾香喷喷舌尖回味吧！

思

念

思念母亲的味道
□曹瑞欣

春天格外思念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是故乡洋槐树上新

采的洋槐花的味道，那芬芳四溢洁白
如雪的洋槐花，吃在嘴里甜甜的，像极
了母亲乳汁的味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犹记得故乡
那个夕阳如画的傍晚，夕阳瑰丽的光
芒下，那棵高大繁茂的洋槐树被涂成
一幅静美的油画。瘦弱的母亲单脚踩
住洋槐树粗壮的树杈，侧身保持着平
衡，左手抓紧一根粗树枝，伸直右臂吃
力地举着手里的细竹竿---竹竿顶端
拴着个锋利的铁钩子。

我站在树下，屏住呼吸看着树上
的母亲，我不能喊娘，我担心喊声会惊
动母亲，担心她从树上摔下来。母亲聚
精会神地用铁钩子钩住那穗洋槐花旋
转着竹竿。缀满洋槐花的枝子折断了。
竹篮里的洋槐花快要装满了。母亲收
回脚来。母亲的双脚重新在牢靠的大
树杈上站稳当了。

我连着大喊了几声娘。母亲低头
看到我，发出了朗朗的笑声。母亲从树
上跳下来，母亲左脸颊上那道细小的
血痕多么刺目，肯定是树枝子上尖锐

的刺划破的，我小小的心像被针扎那
样疼。我问母亲疼不疼，母亲神态安详
地笑着说不疼。当天晚上，全家人吃上
了香甜可口的洋槐花饼。

母亲的味道，是红苹果的味道。
记得七岁那年的某个上午，我跟

着母亲去九奶奶家玩，临走时，从她家
天井里的苹果树上悄悄摘了个大苹
果，回到家里向母亲炫耀。手背上立即
挨了母亲重重的巴掌。

那是母亲首次打我，也是有生以
来唯一的一次。母亲带着我找到九奶
奶当面认错，道歉。九奶奶哈哈大笑着
说，不就是个苹果吗，快叫孩子吃了
吧，说完把苹果重新递给我。母亲拿过
苹果递给九奶奶，态度坚决地说，不
行！孩子从小就要诚实做人，小时偷针
大了偷金。过了几天，大莲池村大集，
母亲卖掉积攒的鸡蛋，特意买了个大
红苹果单独给我吃。

母亲的味道，是鲜花、阳光的味
道。

二十五年前的春天，母亲突然将
自己变成朵花儿永远地隐身于世。我
珍藏着母亲桃红色的绸子嫁衣，上面

缀满同色的牡丹花，嫁衣下摆处为什
么剪掉了？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清明节
前，参加家乡小学数学邀请赛得了第
一名，母亲自然是高兴自豪，她打开橱
子，拿出珍藏的嫁衣剪下两条艳丽的
绸子，在我两个羊角小辫上系成两朵
蝴蝶花。

那个清明节如诗如画没有悲伤，
穿着新衣裳扎着桃红绸子蝴蝶花，口
袋里装着涂成红颜色的熟鸡蛋，与小
伙伴们尽情地疯玩，跟着哥哥们在空
旷的田野里奔跑着放风筝……

今天的济南惠风和畅天晴气朗，
一大早我就将母亲的嫁衣晒在太阳底
下，明媚的阳光在那美丽的嫁衣上流
淌，我轻轻抚摸着汲满阳光的柔软的
绸子，像是抚摸到了故乡怒放的桃
花，像是拂摸到了母亲的白发！当
年，十八岁的母亲穿着这件嫁衣嫁给
父亲时，该是多么美啊！我将脸颊轻
轻贴近飘逸的绸子，啊，我幸福地闻
到了母亲的味道——— 阳光的味道，鲜
花的味道。

多么温馨多么亲切，母亲的味道
全是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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